
 
 

 

 

 
 

 

 

 

 

 

 

 

 

 

 

 

 

 

 

 

 

 

 

 

 

 

 

 

 

 

 

 

 

 

 

 

 

 

 

 

 

 

 

 

 

 

 

【明慧网】在江泽民团伙对法轮功的
十六年迫害中，朝阳市五十六岁的王立
阳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多次绑架、骚扰，
遭受酷刑折磨，被非法判刑六年，
导致他好端端的家支离破碎，老母
亲悲伤离世，十六岁的女儿被迫害
致疯。 

鉴于这场迫害对他和他家人巨
大的身心伤害，二零一五年七月，
王立阳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
依法严惩江泽民，赔偿其一切精神
与经济损失。 
以下是王立阳叙述的部分事实： 
一．法轮大法使我身心健康 

我是一九九六年六月份修炼法

轮功的。没修炼的时候脾气不好，

经常和人闹矛盾，说话骂人带脏字

不文明，在家庭社会与人的交往中

不知怎样做人，自己活的累，因此

伤害了很多人，也使自己的身体多

病缠身。俗话说气大伤身，肺、气

管炎、胃病、关节炎、头痛，经过

各种医治不管用，家庭经济情况本

来就不好，上有老下有小，每年医

药费几千元，再也干不了活，生活

举步维艰。在这样情况下我学炼了

法轮功，说来也神奇，仅炼了半个

月，身体各种疾病症状顿然消失。

当时的心情对法轮功充满无比的崇

敬与感激，世间竟有不打针不吃药

不花钱就好病的事情，兴奋心情无法

形容。在炼功之前干不动活，干一会

儿歇一会，现在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

劲，干一上午活不用歇，而且为家里

每年节省了几千元医药费，为家庭为

社会创造了财富，我说法轮功的书是

世界上的无价之宝。 
学法轮功后，不但身体健康了，

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时时以真善忍标

准衡量自己。以前我不懂做人，不会

做人，别人欺负我不行，占我便宜不

行，在家中经常打骂妻子；修炼法轮

功后，读大法书，学“真善忍”， 
 

使我心胸开阔，在家庭中妻子打我

骂我，我都能心平气和对待，反过

来劝她：不能生气，你也学学“真

善忍”，哪错了我以后改。平时活

我多干，好东西让她多吃，能体谅

包容身边的人。我身边的人看到了

我的变化，都说法轮大法好！太神

奇了！ 
二．上访无讲理之地在家中遭绑架

难以置信的是，一九九九年七

月二十日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

的疯狂镇压，在这样高压恐怖的环

境下，我失去了一个公民本应享有

的信仰自由的权利。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看到

这么好的功法被污蔑，我心里很不

好受，大法给我去了很多病没花一

分钱，把我改变成道德高尚的人，

因我的变好不再去伤害人，使我周

围很多人都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美

好。现在逼迫我不让我炼，强行剥

夺我做好人的权利，政府到底怎么

了？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只有

去北京上访向政府说明白真相。二

零零零年十月十日，我进京到公安

部信访局上访，接待人员说：上面

不让炼法轮功，快回去吧！没说理

的地方，我是管吉林的，如果我是

管辽宁的我就把你扣住了，无奈我

只好返回家中。在新年期间，龙城

公安分局政保科黄殿相到我家，把我

绑架到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并

罚款一千元，没给我任何手续。 
三、再遭绑架酷刑折磨  兄弟俩被

枉判六、七年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晚，我

到张久林家串门时，被朝阳县公安

局绑架，把我与弟弟一同劫持到县

拘留所。拘留所所长郝乃峰一见到

我们炼功人就破口大骂，骂大法师

父。郝乃峰为了不让我们炼，加大

力度迫害，他命令四个武警拿着几

根电棍，胶管子，把一个学员的头

的头用脚踩在地上，进行电击，用

胶管子抽打。胶管子的抽打声，电

棍电击的放电声和学员惨叫声交

织在一起，如今历历在目，恐怖至

极，每个人挨个打、电，一个不落。

我弟弟王立平是被拉出去单独电

打，回来后大家都不认识了，打得

人都变形了。打完后每个人全身都

是青紫青紫的，浑身要痛好几天，

几天都不想吃东西。 
我和弟弟被绑架后，七十一岁

的老母亲在家里担心与牵挂，盼两

个儿子能早日回家望眼欲穿，饭吃

不下、觉睡不着，眼泪已哭干。俗

话说“老怕伤子”，盼儿心切，每

天在痛苦中艰难度日。 
后我由朝阳县拘留所被转押

到朝阳市吴家洼看守所，管教姓

杨，不让我炼功、不让我说大法的

好，利用其他犯人打我骂我，不让

吃饱饭，宁可把饭菜倒在厕所下水

道里，也不给我吃，我被饿得浑身

无力，站立一会儿的劲都没有。二

十多平米的一间小房住二十个人，

夏季温度达四十多度，不进风、不

见光，屋里吃屋里拉，而且室内潮

湿，使我患上了皮肤病，浑身刺痒

无比，连续几天整夜不能入睡。 
由于长期高压迫害导致我呼

吸困难，看守所不想承担医治费用

与推脱责任，通知我妻子拿钱，由

警察给我戴上脚镣、手铐送进中心

医院。这样警察还不时的骂我。龙

城公安分局几次对我进行非法审

问，凑材料，对我非法构陷判刑。

龙城区检察院一个姓倪的非法起

诉我，龙城区法院一个女法官，诬

陷我“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于二零一四年六月二日的报

道中，我国明确认定十四种邪教，

其中根本没有法轮功），法院为了

装门面走形式院方自己找一个律

师，开庭时配合院方说几句无关紧

二零一五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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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惊吓的孩子从库房里墙角的桌

子底下爬了出来，满脸是尘土，头

发散乱，裤子上全是血，不说话、

精神恍惚、无表情、最后把孩子送

进了医院，用了什么药物不明，十

三天后孩子从洗脑转化班回来，不

吃不喝、不说话、有时还自言自语，

不对心就砸东西、骂人。孩子被折

磨疯了，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本

来就举步艰难的家又雪上加霜。不

管白天深夜，女儿哭闹不止，到处

跑，就连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去

龙城公安分局、天津、山东、沈阳、

葫芦岛，一连十几天甚至更长时间

不能回家，都记不清从收容所把她

接回多少次。女儿的精神失控，附

近商店被女儿拿走损坏的货物、到

处出走欠的帐达万元之多，这时妻

子精神的承受已到了极限，快要崩

溃了，一时间家的惨景已到了无法

形容的地步…… 
等我回家后，女儿仍不见好

转，这时无形的压力与愁闷一夜之

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在没有经济

来源的情况下，我四处求医问药，

想尽一切办法医治，安慰孩子、妻

子。我不知用什么更好的语言能让

家人减少心里的悲苦，告诉她们：

黑暗不会长久…… 
今天法轮功学员冲破重重阻

力，把这份承载着信任、期望与重

托的控告书交到每一位法官与检

察官的手里，希望你们运用手中的

权力伸张正义，还司法公正。控告

人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

疑人江泽民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依法追其刑事责任、经济赔

偿以及其它相关责任，将犯罪嫌疑

人绳之以法，以慰民心。 

害摧残，从那出来的学员，面黄肌

瘦身体虚脱、走路都打晃。学员们

为了捍卫信仰无罪，集体绝食反迫

害，狱警就野蛮地灌食，学员们身

体与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还

在向监狱警察讲述着我们信仰无

罪，并同时要求无罪释放，我和学

员们写上诉书信给队长，要求转交

监狱长，省政法委，中央政法委，

说明我们炼法轮功无罪。之后给全

体法轮功学员抽血验血，情况不明

（后才知道法轮功学员有被活体

摘器官事件，验血对血型）。 
二零零四年七月份女儿来见

我，女儿王英霞从沈阳火车站走了

一夜，走到监狱城。一个十几岁的

女孩子身体已十分疲劳、心里急切

的想见到爸爸，没想到监狱以种种

理由不让见，心情可想而知。见不

到爸爸，女儿就不走，监狱人员不

但不给予同情，还指使保洁人员打

我女儿。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是

我释放的日期，镇派出所，司法工

作人员问说，你还炼吗？我说：我

炼法轮功对社会、对家庭、对任何

人都有好处，没有伤害任何人，凭

啥不炼？工作人员说：中央不让

炼。我说：中央是错的。 
五、熬过六年冤狱回家中更凄惨

老妈离世    女儿致疯 
当我带着被摧残的疲惫身心

回到家中时，家中的场景让我一时

无法面对——这还是个家吗？家

景惨不忍睹，老妈离世；往日乖巧

懂事的女儿已精神失常，疯疯癫

癫；种种艰辛使妻子苍老很多；可

怜妻子一个人面对这个支离破碎

的家又是怎样熬这漫长的六年。原

来在二零零二年我被绑架后，家里

农活又多又累，女儿承受不了劳

累，便去西大营子镇派出所、龙城

公安分局，要求释放爸爸回家。这

时西大营子镇派出所片警任铁联

合村、镇政府人员，把女儿也列为

了迫害对象。二零零三年秋在西大

营子北山成立了一个洗脑转化班，

把十六岁的女儿抓到洗脑转化班

转化，据亲友说，仅三天时间，家

人三天后去看女儿时，竟找不到人

在那里，经家人呼叫，最后受到极

要的话，这样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下

我与弟弟双双被枉判六年七年重刑。 
四．俩兄弟在监狱遭非人折磨  老

母悲伤离世无人送终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上午我和弟

弟被送到锦州监狱，下午老母亲到看

守所来看望两个儿子，看守所人说：

上午人已经被送走了。沉重的打击让

老母亲当场险些昏过去，忧虑过度的

老母回家不久便悲伤离世。临终前想

见两个儿子一面未能实现。母亲去世

在姐姐家，姐夫顶着社会的巨大压力

为老母送了终（对于农村人来说最忌

讳的是，有儿在、没有女婿奔丧的）。

但能让老母最欣慰的是，两个儿子在

残酷迫害中仍坚持做好人，不同流合

污，这是一个作母亲最希望看到的。 
我被强行送到锦州南山监狱八

监队，在这里不让吃饱、不让大小便，

有时尿在裤子里。几天后我被送到沈

阳大北监狱，沈阳第二监狱，大队长

梁伟，威胁我不许炼功，不许说大法

好，不许和任何人说话交往，同时派

两个重刑犯人对我二十四小时全天

候包夹，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整天处

在恐怖之中。这样每天还要超体力劳

动，不干活或少干就用电棍电击，送

进严管队牢中牢迫害。据当时犯人

讲，牢中牢各种刑具应有尽有，各种

刑罚多种，从牢中牢出来的人历尽九

死一生。这里的伙食是一年两样菜，

上半年萝卜，下半年白菜，全年玉米

面，也不知从哪弄来的全部变质玉米

面，同时还有耗子屎，熟菜没有油，

就是水煮萝卜、白菜，加上每天超体

能劳动，真是度日如年。这时我的身

体状况非常不好，牙齿松动、视力下

降、语言表达困难（长期不让说话造

成的）队长梁伟见我不转化，让犯人

把我住的床搬到门口的风口上，三九

天不让关门，北风吹一宿冻我，让我

整夜不能入睡。 
二零零三年秋，大北监狱搬迁到 

新建的沈阳监狱城，我被非法关押在

沈阳第二监狱，监狱长王斌，大队长

李建国，小队长王世海。为了让我们

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强制看污蔑法

轮功录像，超体力劳动，不让吃饱饭，

限制人应有的权利，精神与肉体双重

折磨，加大力度迫害。学员不随从他

们，就关进严管队“狱中狱”进行迫 

 
 
【明慧网】到七月三十日为止，已
超过十二万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
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
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
迫害罪行立案公诉。五万多份控告
江泽民的诉讼状得到最高检察院、
最高法院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民
意不可违。诉江大潮气势洪大，各
国各界人士、政要声援诉江。 


